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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寸的忧伤  
故事现在开始。  

从前有一只蚕。她是一只很普通的蚕。有一天她从簸箕里逃出来，

只因为她读了一本书……  

“等等，发疯了吧我说，一只蚕读什么书啊？这对她身体根本不

利！ ”  

“我猜，这是一本桑叶做成的书，对不对？ ”  

“喂，说说看，这只蚕长大后有没有想过去染红指甲呀？ ”  

“一般来说，唔，蚕都近视得厉害，唔，我希望出门前她最好自

个儿去配个眼镜。唔，据说螳螂是那一带有名的验光师。 ”  

……  

首先我想说明，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读者，每当我有一个新的童话

开头的时候，他们总是像上面这样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热心的忠告。尽

管我知道写一只蚕是有点难度的，不过我自认为还算一个出色的讲故

事的人——这一点请你们不要怀疑啦，起码我就不会像我的老奶奶，

她最喜欢说的话就是： “瓶子瓶子，对面的瓶子，刚刚我到底讲到哪

儿啦？ ”  

“什么呀？奶奶，可是您，刚才根本就还没开始讲啊！ ”  

对啊，我就是那只大喊大叫的瓶子。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也曾

经是一个小孩，你就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儿，因为大人们总不能时刻保

持头脑清醒，尤其是他们在给小孩讲故事的时候。所以，当我长成了

一个真正的大人，我就在心底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做一个故事能手，

专注敏锐，想象丰富，绝不会因为嘴巴里正含着一根秃尾巴的线头而

支支吾吾。  

不过很遗憾，很快我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从

哪儿开始讲述我的故事。据我所知，目前为止全世界一共约有八万八

千八百八十八种不同故事的开头，而且还不算由它们衍生出来的那些

版本，噢，这等于要了我命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一个一

个尝试，可当我尝试到第六百六十六种开头的时候，我就有点灰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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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九百九十九种开头的时候，我就想彻底放弃了。就在这时，一

句话跳进脑海——“瓶子瓶子，对面的瓶子，刚刚我到底讲到哪儿

啦？ ”——哎呀，是我那迷迷糊糊的老奶奶！我突然意识到，这句看

似糊涂的问话其实是很聪明的，因为那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开头啊！  

没说的，我想我也要想办法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开头，哪怕它是藏

在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种胡同或者弄堂拐弯后的犄角旮旯里的石头

缝里呢！于是我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条河流漂流到另

一条河流，我相信——那些下雨天有点儿忧心忡忡的故事，那些大晴

天伸出脚指头顽皮的故事，那些流着眼泪的哈哈大笑的故事，那些发

着呆的傻乎乎的故事，那些被男孩子用弹弓射破额头的故事，那些斜

着肩膀故意捣蛋的故事……总之，那些早上的晚上的那些蓝的灰的红

的紫的故事们，都会从那些梧桐树的毛毛飞絮，从那些城市上空弥漫

的灰尘里，从乡村的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里钻出头来——等我。就这

样我一直默默地走着收集着，像一个上了年纪的真正的老瓶子一样，

把看到的一切故事都不出声地装进心底。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所有这些装在瓶底的故事之一。不过我似

乎有点忘了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唔，不记得了不记得了，说真的，我

没想过这故事会是关于一只蚕的，而且是一只漂亮的爱读书的蚕。好

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从一只蚕姑娘开始，从一个关于长度的很小

的计量单位 “寸 ”开始——谁让这只蚕，她的名字偏巧就叫寸呢？  

本节的故事题目就是——  

只有一寸的忧伤  

再蜕去一层皮，就是少女蚕了。  

雪白雪白，甚至还有点儿微微的透明。新鲜的桑叶衬着她们的身

体，是那般的生趣可爱。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的时候，桑叶的颜色开

始变幻了：浅绿、蓝绿、深绿，闪烁与折射着，仿佛雨过天晴后的湖

泊，有一种沁人的清凉润泽。  

寸，现在真的是一只少女蚕了！  

在此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叫她蚕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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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宝宝，加油，快点吃快点长啊！ ”  

“蚕宝宝，乖宝宝，身上长着茸茸毛！ ”  

“蚕宝宝，小时像蚂蚁，大了穿白衣……”  

寸就是听着这样的歌谣长大的。那些歌谣随时都在风中飘散着，

围绕着，你却看不见它们，就像林子里到处弥漫的、伸出手却抓不住

的故事和花香。寸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姐妹，反正从记事起，她就

生活在这片桑树林里，她的身边永远都是一片沙沙的海洋。  

从早上到晚上，从清晨到午夜，这些轻微的沙沙声始终伴随着，

那是寸和她的姐妹们吃桑叶的声音，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声音铺

成了通往长大成人的道路的呢。看见了吗？那些清香的、沿着绿色桑

叶边行走的路，像不像一把把锯子锯开的小路，就这么一直伸向无尽

的远方……  

每只蚕都有一把这样的小锯子。  

没有人问起过小锯子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寸也没有问起过，有

时候，她只是歪着头，注视着桑叶上小锯子的路，安静地出神。  

“沙沙！多么可口的桑叶啊！世界上不会再有比这更美味的东西

了！ ”  

“唔，沙沙沙，快点吃，那边还有一大片新鲜的桑叶呢！ ”  

“加油啊，咬上去又脆又甜，好吃死了！沙！沙！ ”  

这就是身边姐妹们偶尔的交谈。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沉默的，要

知道沉默寡言向来是蚕的美德。她们沉默地吃，沉默地休息，沉默地

等待着时间将身上的衣服一层层蜕去。那些发出沙沙声的小锯子，就

这么沉默地往前，锯啊锯啊，一刻不停，她们来不及交谈、问候和相

互打量。沙沙的声音就这样成片地响着，渐渐地，这声音淹没了晨光

与夜色，渐渐地，也淹没了春天和秋天，淹没了她们自己。  

应该说对寸而言，天底下或许没有比这更亲切的声音了——这熟

悉的沙沙声陪伴着寸从蚂蚁一样的黑点蚕宝宝渐渐长大，长成了晶莹

雪白的少女蚕，成为蚕蛹，成为会飞的蚕蛾。哦，沙沙沙，亲爱的兄

弟姐妹的沙沙沙，永远一起向前的沙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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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寸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有点不

太一样了，比如在清晨，在明亮的、清清爽爽的清晨，以及黄昏，温

暖的、影影绰绰的黄昏，在一片沙沙声中，寸会蓦地停下小锯子，她

侧着头，似乎在倾听寻找着什么。哦，那是风吗？好像无数看不见的

翅膀，或者是最细长柔软带透明尾巴的线……  

在风来的地方，喏，就在那里，那里好像还有一片望不到边的桑

叶，那上面有好多雪白的茧，她们在飘哦，这么蓝这么大的桑叶，大

得简直让人情不自禁地发起呆来！寸暗自惊叹着。  

“那不是什么望不到边的桑叶，亲爱的，那是天空。 ”  

不用回头，寸也知道那是姐姐粟的声音，像平常一样平和温婉，

只是因为在吐丝的缘故，姐姐的声音听起来稍稍有点儿含糊。  

“姐姐，你看那天空上也有好多茧子呢。她们还飘来飘去！ ”  

“傻寸，那可不是茧子，那是云。 ”  

“云是什么？ ”  

“云啊，唔，我也说不清，总之是一些爱跑来跑去贪玩的小东西。

寸，你可不要贪玩啊，你也不要东想西想，快点吃快点长……”  

寸的姐姐粟现在已经蜕去四层皮了，她已经不怎么吃了，因为她

开始吐丝结茧子了。这是每个蚕都必须经历的最严肃神圣的时刻，作

为一只蚕来说，没有比结出细致洁白的茧子更能证明自己是一只好蚕

——那也是她们唯一的嫁妆啊——而只有经过蚕茧的包裹，她们才能

成为蚕蛹，才能羽化，最终成为蚕蛾。一只漂亮的会飞的花，那是上

天对她们辛苦的最好的奖赏，她们可以带着属于自己的翅膀去飞行还

有俯冲。当然，属于她们飞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她们还要急着

做妈妈呢。  

“为什么？姐姐？想想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喜欢云，它们看上去

很自在呢。 ”  

“云有云的生活，蚕有蚕的活法。寸，我们蚕生来就是这样，我

们吃我们长，没有时间停下来啊……停下来……就会想太多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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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在结茧子的时候偶尔想想过去，不过也不能想太多，因为那样

的话，你吐的丝难免就会有点儿凌乱……”  

“凌乱是什么意思，姐姐？ ”  

寸的身边，已经有好多姐姐在做茧子了，她们轻轻地吐出丝来，

细致地将自己包裹，只有在这一刻她们似乎才慢下来，而在此以前她

们总是在飞快地吃飞快地长飞快地向前赶路。而现在，她们要稍微停

一下了，她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件漂亮的衣服，一只美丽的壳，一个可

以回忆的驿站，一座椭圆的半透明的房子。看啊，这被无数人赞美过

的雪白的纱窗，将她们暂时地与世隔绝。不久以后，她们就又会从这

纱窗里出来，而这一次她们是飞出来的，所以无怨无悔。  

这就是蚕祖祖辈辈的姿态。没有杂念和私欲，被公认为是一只高

尚的蚕所应该具备的境界。而一只高尚的、体面的、有尊严的蚕，她

的丝怎么能够随便和凌乱呢？  

“凌乱的意思就是说，简单地来说就是弯弯曲曲，不整齐，没有

规矩，不好看。 ”  

粟一边小心翼翼地吐出丝，一边斟字酌句地回答着寸。  

姐姐粟从来都是一只考究的蚕，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

有时候到了苛刻的地步。不过有一次例外。那一次粟偶然遇到了飞过

这里的金龟子，他黑丝绒衣服上的泥不小心弄脏了粟的桑叶，可天知

道一向整洁的粟，怎么就居然爱上了这个冒失的家伙，难道就因为他

那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那样一句可笑又结结巴巴的话吗——  

“忧伤  蚕  食  掉  我的心。 ”  

金龟子就那么停在树干上，用触角打着拍子，那黑丝绒的嘴巴上

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和奇怪的话。谁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这些话的。

粟姐姐可真是中了邪了，为了这么一句乱七八糟的疯话，就打定主意

要跟他一起走，还说是为了爱情。  

哦，爱情，那到底是什么啊？或许那真是一种容易让人发疯的桑

叶？寸独自想着这个问题。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寸悄悄问过粟

姐姐，却不是问她爱情是什么，寸问的是忧伤。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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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你说，忧伤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儿？是不是真的和

我们有点像啊？ ”  

那个时候，金龟子已经飞走好几天了。所有的蚕都反对粟和一只

金龟子交往，她们说我的天呀，怎么会怎么会啊，一只蚕和一只金龟

子，就好比一只苍蝇和一条鱼，一只麻雀和一个土豆。啧啧，你看看

那些金龟子，穿着黑衣服还不说，还把一些泥巴点往身上洒，看看吧，

这个世界像什么话哟，照我们看照我们看，所有穿黑丝绒衣服的家伙

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也是鬼头鬼脑的！  

粟最终没有去成那个带小白圆点的树杈。那个树杈是通往树林外

的必经之地，据说金龟子和粟事先约好在那里等着，然后他们会合后，

一起穿越这片树林远走高飞。但最后一刻粟突然变卦了，她没有去，

是粟自己的决定。  

“哦，还好，粟，你幸好没去！沙沙！ ”  

“天啦，说什么呢？一只金龟子托着一只蚕远走高飞，就好比是

一只青蛙背着一只毛毛虫去游泳，真够蠢的！沙沙沙！ ”  

“快吃吧，快吃吧，这世界上除了桑叶可以相信，什么都不能相

信！沙沙沙沙！ ”  

姐妹们都这么说，她们的话里有真心的劝慰，也有带嘲讽的庆幸。 

粟蜷缩着身体，她一动不动，就在那片她最喜欢的有淡蓝色纹路

的桑叶上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当第二天清晨的第一缕曙光降临

的时候，粟又和从前一样地沙沙沙地向前了。她只在偶尔的间隙从桑

叶里抬头，望一望天空，轻声回答妹妹寸的提问和好奇：  

“忧伤，怎么说呢，好妹妹，忧伤的感觉就好比，好比是那些清

晨的雾，寸，你知道吗，那些雾摸不着，看不清，可它却会打湿你，

你的绒毛，你的脚，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一直到你的心……”  

粟的声音低下去，就好像那些雾正在打湿她的舌头。哦，这难道

就是忧伤吗？多么神秘的忧伤啊！寸想，不管怎么样，我哪天也得尝

尝这雾的滋味，让它也打湿打湿我的绒毛，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

睫毛，还有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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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只希望我能有整齐的丝，你说呢，寸？希望我们都能

有。 ”粟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用轻松的语气说。  

寸望着已经做了一半茧子的姐姐粟，突然生出一种不舍，一想到

她们都钻进白罩子里，而自己却留在外面成天傻乎乎地拼命吃，真是

没意思透了，寸就说：  

“好没劲哦，姐姐，你可要快点从那个白罩子里出来啊！ ”  

粟看着寸，缓缓的话和丝一起吐出来：  

“唔……我想，你需要一些时间来……等待，寸，你得等我，等我

从那里出来……”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来？ ”寸眼巴巴地问。  

“也许很快，也许很慢……我说不准呢，寸。 ”  

“那，出来以后呢？ ”  

寸紧紧盯住粟的眼睛，寸多想粟告诉自己，出来以后就立刻紧紧

地拥抱她，像她们过去一样用最细小的脚去挠对方的身体，滚在一起

笑啊闹啊。可姐姐粟只说了两个字：  

“飞翔。 ”  

粟简单而坚定地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她同时吐出一根漂亮的丝。

她小心翼翼地将这根丝缠绕自己。寸注视着粟的一举一动，继续好奇

地问：  

“那，姐，你会像瓢虫妈妈那样飞翔吗？ ”  

“当然，哦不，亲爱的，我想我要比她们飞得高，飞得漂亮。 ”  

粟想也不想地回答着。  

“以后呢？ ”寸追问道。  

“以后就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说这句话的时候，粟

突然停止了吐丝，她的眼睛也变得亮闪闪的，像两只跳跃的萤火虫，

它们是那么晶莹透亮，让寸也不禁跟着姐姐念叨起来：  

“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小傻寸，没有很远呢，我说着玩儿的。就在附近，这周围，

有什么不好呢。我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会有许多新的宝宝，就

7



在你身边。有新的许多许多宝宝，黑的新生的小点点——她们吃她们

长她们沙沙沙地一直向前，要知道，我们蚕就是这样，生命本来就是

这样。 ”  

粟一边继续平静地吐丝一边说，她眼睛里的那两只萤火虫仿佛渐

渐地走远了。  

沙沙沙，沙沙沙……围绕在她们周围的，依然是这熟悉亲切的、

没有间断的、漫天轻轻的声音。那是问候，也是召唤。  

粟细心地吐着丝，一圈又一圈地将自己缠绕起来，她的声音是平

静的，她的神情却是深不可测的。  

现在，寸只想离粟近一些再近一些，好好看看胖乎乎可亲的姐姐

的模样。寸怎么也想不出姐姐变成蛾子是什么模样。唔，那多出来的

两只翅膀会安在什么地方呢？唔，一定不能是尾巴上的，那样会很丑

呢。当然啦，也不会是长在前额上，那样看起来多蠢啊……那就只能、

只能是身体两边了呀，就像蜻蜓那样的，对了呀，就是那只红色的蜻

蜓，前些日子就在林子里在她们头顶上飞过来飞过去的……寸猛地似

乎想起了什么，她问：  

“姐姐，你希望你的翅膀上有什么样的花纹？ ”  

粟正在缓缓地吐丝，听到这个问题愣了一下，仿佛一阵轻微的风

过来，将她的丝扯开去又放回来，然后，是很短暂的沉默，接着粟轻

声地说：  

“我们的花纹是没有选择的。寸，就如同我们蚕的一生是没有任

何选择的一样。 ”  

“可是我们起码可以想想嘛，假想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姐，你

想要什么样的花纹？ ”  

“这个嘛，如果可能……我想，唔，我想我会要金龟子，金龟子那

样的花纹。 ”  

粟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吐出的丝线也变得绵长细亮，似乎

有点微微发烫。  

8



“金龟子？可是金龟子没什么花纹啊，只是些平常的泥巴点点呢，

而且……”  

寸有些吃惊地脱口而出，但很快她就打住了。寸想，怎么会呢，

姐姐怎么想要金龟子那样黑不拉叽的翅膀呢？即便姐姐曾经喜欢过

金龟子，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一只蚕和一只金龟子……  

粟并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对寸情绪的变化表示惊讶，她只是用优

美的姿态吐出一根丝又一根丝，接着说：  

“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个金龟子有那样花纹翅膀的蚕蛾……寸，

那就是我。 ”  

寸感到有些震动，说不清楚是不是粟说话时的平静和肯定突然间

触动了她，她不自觉地靠姐姐更近了一点。想到她们在不久以后就要

分别，从此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头靠着头在柔软的桑叶上说话和睡觉，

寸的心就像起了一层浓浓的雾，这雾就这么在弥漫着，笼罩着，看不

清，说不出，更摸不着。  

寸突然想，难道，难道这就是粟说的 “忧伤 ”吗？  

远方，远方  
故事就这样进行下去。  

你看到了吧，我的故事向来都很严密。没错儿，严密得甚至连蚂

蚁都很难爬进来，苍蝇就更不用说了……不过，等等，我突然想到，

万一是一只老鼠呢？虽说它个头比蚂蚁和苍蝇大多了，可是它会打洞

啊，要是它在半夜挖个地道什么的爬到故事里来，也真就说不准了。

唉，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在任何看似严密的事物中都往往

包含着疏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蚂蚁啦、苍蝇啦、老鼠啦，

它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爬进来呢，冒冒失失地爬到一个没有什么实

质性东西的故事里来呢？  

就拿蚂蚁来说吧，我的故事里没有糖也没有蜂蜜，连一小点白米

粒儿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鱼骨头糖醋排骨了；对苍蝇来说，我的故事

没有水分也没有油分，而且因为刚刚写出来，根本还来不及腐烂，它

们无法发出让苍蝇先生太太们感兴趣的臭气波；而对于老鼠就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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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故事里没有香肠、饼干、面包屑，甚至连食品包装袋都没有，

你说它来干什么呢？  

当然啦，谁都知道我这么说只是想打个比方，我想说的实际上是

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连接。我的意思是，你们能看到正在进行的这一节

故事和上一节故事的关系是如此紧密，连最小的缝缝都没有，连蚂蚁

都没法插足进来。而且我还想用这个比方，来表达和说明我即将开始

的故事的性质——它们显然都不对蚂蚁和苍蝇的胃口，更不是老鼠喜

欢的。是的，它们都不会喜欢我接下来的故事内容，它们很难喜欢关

于远方的一些话题，因为远方真是太虚幻，太不切实际，同时也太百

无一用了。众所周知，蚂蚁、苍蝇，以及老鼠们，它们显然对现实生

活中更实在的东西感兴趣，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下

面的这一节故事乃至我们书中的大部分的故事，其实都是专门为那些

浪漫主义者准备的，就请生活中的务实派们谨慎阅读，多多包涵，切

记！切记！  

本节的故事题目就是——  

远方，远方  

“哎呀，多好的丝啊，都可以给我新生的宝宝们做床垫哦……”  

瓢虫妈妈像往常一样急急忙忙地爬着，间或也飞一下。她打量着

粟已经结了一半的茧子，自言自语着，直到她意识到寸在盯着她看，

才急忙笑眯眯地补充说：  

“啧啧，这么多好看的茧子啊，真是又结实又漂亮。 ”  

圆滚滚的瓢虫妈妈是刚搬来的邻居。她和别的瓢虫妈妈似乎不太

一样，大家都知道瓢虫妈妈是出名的不负责的妈妈，不肯带孩子，光

想着自己到处潇洒。可是刚搬来的这个瓢虫妈妈却很特别，她非常喜

欢待在家里，尤其喜欢和她的宝贝们在一起。他们一家人总是穿着鲜

艳干净的花衣服一起出来散步。她的宝宝又多又淘气，他们爬来爬去，

也偶尔飞一下。他们有时候假装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有时候他们故意

将自己四脚朝天，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喊： “救命，救命啊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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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瓢虫妈妈就跟在这些淘气的宝贝后面，一边慈爱地微笑着，

一边打量着寸和粟，最后她把眼光落在寸的身上，说：  

“有心事啊，寸？你脸色不太好，不管怎么说，对一只蚕而言，

无忧无虑的雪白色才是最好最合适的。 ”  

寸怔了怔，她呆呆地望着瓢虫妈妈，半晌，才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哦，瓢、瓢虫妈妈，能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忧、忧伤吗？ ”  

“忧伤嘛，嗨，说实话，我没怎么想过，不过我说……要是我的那

些宝贝蛋们一直不肯吃饭不肯回家，我想，我就会有点儿……你刚才

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  

“忧伤，瓢虫妈妈。 ”  

“对对，忧伤，我想要是我有忧伤的话。 ”说这话的时候，瓢虫妈

妈似乎努力想了一下，接着她又笑嘻嘻地补充说：  

“当然啦，平时里我不怎么忧伤，因为通常我那些宝贝蛋们调皮

是调皮，不过一开饭，他们准都会拼命往家赶，摔再多的跟头也拦不

住他们哟！……唔，知道吗？ ‘忧伤 ’这个词还是蜗牛告诉我的，对，

就是蜗牛，你可以去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不，我去帮你问问，

我和蜗牛是老关系了，想当初他爷爷和我爷爷住对门的时候，我爷爷

和他爷爷可是铁板定钉的老伙计……”  

瓢虫妈妈又开始她的老生常谈了。她总是有这个本事，无论什么

事情到了她的嘴巴里，就都沾亲带故起来。  

而要说起在这林子里，和这个瓢虫妈妈的说话本领不相上下的，

就算那个自称 “外星人 ”的跳蚤大叔了，他号称自己曾在五百只老鼠、

三千九百零一只狗以及五十六匹驼背的马身上待过，他可是个名副其

实的故事大王，说起故事来那真是绘声绘色——  

“呜隆隆，那声音大起来的时候简直是螺旋形的，大风暴就来了！

我这辈子也只见过一次那种风暴，是在沙漠上。我当时就躲在一匹驼

背马的背上的毛里面，幸亏那驼背马的毛又多又密，不然的话……天

啦，真是太可怕了，那风暴，可怕到什么程度哦，天都被它一口吃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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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大叔总是这样开始他的故事。那只比蚂蚁还要小的跳蚤大

叔，个子虽然小点儿，不过见识可真是多啊。寸第一次就是听他说起，

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用小锯子锯桑叶的沙沙声，还有那种可怕的沙漠风

暴的声音。从那以后，寸就常常出神地想，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一眼

望不到边的沙漠，可怕的一口能吃掉天的螺旋风暴，还有许多奇怪的

长厚毛的驼背的马……  

“不过，人们都管那些驼背的马叫骆驼。人都是些奇怪的动物，

谁也搞不懂他们要区别马和骆驼干什么用。照我看来，完全是多此一

举，要知道骆驼的血虽然比马的黏稠一些，可说句实话，也不见得比

马的血有更多营养！ ”  

跳蚤大叔说话的时候也在跳，他总是跳来跳去，他也因此见多识

广，又健康又聪明。  

此刻，寸停止了吃桑叶，她的头和眼睛好像定在一个方向，这使

得寸看起来始终都在深深地沉思和向往什么，她果然用央求的口气

说：  

“给我再说点什么吧，跳蚤大叔！风暴也行，还有驼背的马。你

觉得沙漠好吗？比桑叶大多少？比林子呢？比天呢？ ”  

听了寸的话，跳蚤跳了起来，他不仅跳了起来，而且还停在空中

大约半秒才落下来，这通常是他表示得意、惊讶或者嘲笑的方式：  

“噢，要说那风暴嘛，简直比得上一千万只聚集起来的怪物大嘴

巴，它们长着黑色的大牙齿，恶狠狠紫色的带钩子的长舌头，它们扑

过来的样子就是这样……”  

“哎呀，老跳蚤，行行好，就别再叨叨你什么风暴了，上次也是

你说起这个，结果，怎么着？真是报应——你前脚走，后脚我们这儿

就来了场特大暴雨，哎呀，差点没把我淹死！幸亏我机灵，抱住了狗

尾巴草他们家的房梁，要不然可真够戗！ ”  

说话的是瓢虫妈妈。  

也真是奇了，有跳蚤大叔出现的地方，瓢虫妈妈一准会顺便路过，

而瓢虫妈妈和跳蚤大叔一碰面呢，又一准会互相打起嘴仗。不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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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表面上吵得厉害，寸却听跳蚤大叔偷偷在私下说过，尽管瓢虫

妈妈有点胖有点唠叨嘴巴也不饶人，可她心眼实在是不错，别的瓢虫

妈妈从来都不怎么顾家的，可她却是例外，而且她走路和飞起来的样

子是很迷人哟……只可惜瓢虫妈妈总是对跳蚤大叔的赞美不屑一顾，

她转过身对着寸说：  

“寸，好宝贝，别听这个外星人胡诌，天好地好，沙漠也好，驼

背马也好，都好不过我们这里，有吃有穿，我们大家都白白胖胖、平

平安安的，要我说比什么都强！ ”  

瓢虫妈妈有时候还管寸叫宝贝，因为她可是看着寸从小蚕宝宝长

大的呀。寸亲热地看了一眼瓢虫，她很想说一句 “谢谢你，瓢虫妈妈 ”，

可是，她却没有说出口来。寸是个害羞的孩子，从小就是，她只喜欢

一个人安静地想，还有听。  

跳蚤大叔这样被瓢虫妈妈抢白了一通，自然有点不开心了。他跳

来跳去，情绪很有些激动：  

“瓢虫大姐，你说话能客观一点吗？难道是我带来的大暴雨？凭

良心说话，那天暴雨来之前，是不是我第一个来告诉大家的？就为了

这个，我还差点被一个胖子打死。要知道我本来是舒舒服服隐蔽在一

个瘦子的胳肢窝底下的，可为了给你们通风报信，我只能冒着生命危

险转移到一个胖子的脖子上，事实证明那天有多危险啊——当然啦，

不可否认胖子的味道的确比瘦子要强多了……”  

“啧啧，看看看，说漏嘴了吧？说到底你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

能吃到胖子的血！ ”瓢虫妈妈撇了撇嘴。  

“哎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瓢虫大姐，你可不能冤枉一个好心

肠人啊……我可是别着脑袋来通知大家转移的啊……当然当然，你要

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怪你，我怎么会和你生气呢？你成天除了和

隔壁的狗尾巴草点点头，你眼里就只认识你们家的瓢小虫！你从来就

没有真正感受过别人的关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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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笑起来，她悄悄地离开了争得面红耳赤的瓢虫妈妈和跳蚤大

叔。现在，黄昏正静静地笼罩过来，有一丝清凉的风拂过来了，一些

蜻蜓在林子中飞来飞去，那是些有红色身体的蜻蜓。他们在夕阳下穿

行，他们飞得真帅啊，尤其是拐弯的时候，翅膀轻盈地抖动着，闪亮

着，一道道完美的弧线！  

渐渐地，第一批蜻蜓飞远了，接着下一批又来到，他们在空中滑

翔着，自由地享受着黄昏下的微风和植物的熏香，他们的背影正一点

点远去，直到慢慢地被暮霭淹没……  

他们会去哪里呢，这些红色的蜻蜓？他们去一个叫天空的地方

吗，还是去一个叫沙漠的地方？他们去的地方很远很远吗？很远……

远方……  

当 “远方 ”这个词跳进了寸的头脑，它就像立刻生出了无数的触角，

牢牢地扎下根，再也不能移动了！寸突然觉得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回

身望了一眼粟，姐姐的丝一点点缠绕着，马上就要淹没她的胸和脖子

了，姐姐还在不停地吐丝，缠绕。  

该死的白罩子！  

想到这里，寸不禁打了个哆嗦。她突然难过地想，哦不，我可不

需要什么丝把自己绑起来，我更不需要什么白罩子来总结自己的一

生，我要出去……现在，是的就现在，我要离开，我想要去远方，很

远很远的地方，我要去那些红蜻蜓飞的路上，我要去他们能到达的地

方！  

寸为自己执意的念头兴奋不已。她仿佛看到姐姐的那两只萤火虫

又重新闪亮起来。想到这里，她立刻挪动了一下身体，看了看四周，

依然是沙沙一片的声音，依然是沉默地吐丝的姐姐们，一切都和往常

一个样，可此刻寸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她的身体和脚正

有些微微地发抖。  

——现在决定了吗？  

——决定了。  

——那么就出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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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这是寸在说话，和自己。  

在这一片安静的桑叶林中，没有人注意到一只蚕发出的声音，它

们很快就会被风吹散的；在这个古老的沉睡着的湖水般的夜晚，谁会

注意到呢，在朦胧的月色之中，有这样一只叫寸的少女蚕，正出神地

望着远方，洁白的身体一动不动，心却正怦怦地狂跳着。  

一只蜗牛爬了过去。  

又一只小蜗牛。  

不远处，那无数半透明椭圆的茧子正静静地躺在桑叶上，仿佛是

些顺着月光漂流而来的小睡莲，白茫茫泛起微光，和午夜里植物的清

淡呼吸与私语渐渐交融在一起了。  

十姐妹  
故事在这里突然中断了。  

——好吧，上面的这句话在语气上显然有点夸大其辞了，修改如

下：  

“故事在这里暂时中断一下。 ”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故事为什么要 “在这里暂时中断一下 ”呢？想

想哦，当你去书店用自己的压岁钱把书买回来，而且好不容易抽出课

外的时间，比如星期天的下午（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早就没有星期

天了），你兴高采烈地打开书，却看到一个要 “暂时中断一下 ”的故事，

扫不扫兴？  

尽管如此，出现这种情况你最好还是冷静下来，你不必生闷气觉

得浪费时间，或者怨天尤人地认为是印刷厂的装订错误。这时候你最

好就压根儿不在意这件事，就好比晚上突然停电的瞬间，你最好的办

法不是大喊大叫，而是安静地待在原地，舒展你的身心，体验和发现

一下黑暗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感受——至于电嘛，就交给修理工去解决

好了。  

现在，我想我就是这个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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